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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参加抗 日救国工作的经过

吴 大 砚

一

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救 国 运 动

的 , 因此 , 很愿意在九一八事变 周年时谈谈我从事 抗 口救 国

工作的经过 , 其中有不少事情牵涉到中国现代史上 的 大 事
, 对

这些事情的回忆也许会为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一些 史 料
。

我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的经过 , 可 以分为四个时期 , 即一
、

学

生时期 , 二
、

救国会时期 , 三
、

保卫中国同盟时期 , 四
、

担任美

国驻华空军联络顾问时期
。

现在就从我的学生时期讲起
。

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 , 我是苏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

学生
。

事变的消息传来后 , 同学们爱国情殷 , 群情激愤 , 做的第

一件事情 , 就是集体到南京去 , 向当时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蒋委员

长请愿
。

蒋介石对去请愿的苏州大中学生是比较
“客气

”
的

,

我们

一到南京 , 就被招待住进了南京的中央军官学校
。

第二天 午 ,

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礼堂里公开接见我们 , 并发表了讲话
。

讲话

的大意是 他是愿意做中国当代的岳飞的
, 但现在中国国内有秦

桧
, 所以就使得他当不成当代的岳飞了

。

他讲的秦桧
夕 究 心是指

当时的什么人 , 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, 就糊里糊涂地返回了苏州
。

但他并没有接受我们的要求出兵抗 日
。

随后又不断有 海的尤中

学生到南京去请愿 , 不过蒋介石就不客气了
。

他让军
、

憋
、

特务

对上海去请愿的学生大打出手 , 把他们统统强行赶回了 仁海
。

我

当时在苏州 , 听到这些消息后 , 心里非常苦闷
。

为 么蒋介石不

愿抗 日 二海的学生去请愿 , 他怎么竟加以镇压

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 , 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
。

水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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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这时全部停课 , 我获得机会广泛地阅读一些课 外 书
。

有 一

天 , 我在苏州的一家旧书铺内偶然买到一本《 西方革命史 》 , 书

中对第一国际
、

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都讲得很清楚
。

这对

我真是一本启蒙的书 , 它使我明白了国家的政权原来是有阶级性

的
,

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地主
、

官僚
、

买办资产阶 级 的 政 权
, 所

以
,

它不抗 日
,

反倒镇压人民
。

明白了这些道理 以 后 , 眼 界 大

大地打开了
。

接着我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 , 等 到 学 校

开学 ,
恢复上课的时候 , 我的头脑里就已经对马列主义有了一些

初步的认识
。

从此 , 我对开学后学校当局提出的
“

读经救国
” ①

等谬论再也忍耐不住了
。
我利用我们这一年级出的壁报 , 写了一

篇 《 告读经救国论者 》的文章 , 对 “

读经救国
” 的谬 论 痛 加 驳

斥
。

这就引起了一些当时在思想上已受 “读经救 国
, 谬 论 毒 害

的同学们的反对 , 他们也在壁报上写文章攻击我 , 于是双方在壁

报上展开了论战
。

学校里本来就有地下党的党员 , 他们利用
“

史

地学会
”

的名义 , 也大出壁报 , 并专门出了一个专栏声援我的主

张 , 使我深受鼓舞
。

不仅如此 , 他们还派人与我联系
, 介绍我参

加了当时苏州的
“
世界语学会

” , 学习世界语
。

入会后我才知道

这个学会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
。

它的阅览室内陈列着许多革命

的书刊 , 这些书刊是外边看不到的
。

其中有一种杂志名 《 牛国论

坛 》 , 是当时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办的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的

机关刊
。

刊物中载有报道当时
“苏区 ” 情况的各种文章和图片 ,

我读后才知道中国当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

色中国
。

这刊物上附有信箱的号码作为通讯处
,

我就通过信箱给该

刊的编者写 了信 , 不久收到了编者的回信 , 欢迎我去上海谈谈
。

我去之后 , 见到了该刊的中文编者 , 同时还见到了该刊的主编
,

美共的伊罗生同志
。

当我被中文编者用
“

同志
”

的名义介绍给伊

罗生同志时 , 真是万分激动
。

以后我就成为《中国论坛 》在苏州的

① 一读经救国
,

就是主张读 四书五经
“

救国

尹
日

一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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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

解

推销员
, 该刊的编者也继续与我通信

。

但为时不久 , 就接到一封

信说要暂时中断与我的联系了 , 要我不再去信
。

我正 感全到 惶 惑

时 , 有一天见报载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破获了第三国际在上海的

秘密印刷厂的新闻 , 那个印刷厂的地址就是我去上海和 《 中国论

坛 》中文编者会面的地方
。

这时我才恍然大悟
。

就在这个时候 ,

苏州的世界语学会也遭查封 , 并有一些人遭逮捕 , 被 铐 扮押 解

着走过我家门前
。

在此情况下 , 我有好儿天未敢在 家 中 居 住
。

这时学校里的情况也不好
,

由进步学生主持的学生会与学校为训

导主任闹了起来
,

致使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进步同学不得不离校出

走
。

我因参与这些活动 , 又反对
“

读经救国
” , 学校以

“

该生 目

无一 切 , 妄肆批评
”

为由 , 给了一个
“

严重警告
”
的处分 , 但因

我是毕业班学生 , 马上就要毕业 , 所以学籍总算被保留下来
。

高

中毕业后
, 因是春季班 , 无大学可考

,

就去南京一个 政 府 机 关

做了半年的统计员
,
待暑假后考人苏州私立东吴大学

。

东昊大学

是教会大学 , 着重英语 , 不仅英语课由美籍教师任教
, 其池课程

也都用英语讲授
。

我当时很理解英语的重要性 , 认为教会火学的

课程 , 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 , 都是无用的 , 只有英语才是有川的

工具 , 所以 , 我在东吴大学集中力量学习了一年英语
。

这时我 已

参加了上海的由陈翰笙
、

薛暮桥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

会 , 这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唯一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

经济形势的学术团体
,

它出版《中国农村 》月刊
,

经常发表许多精辟

的
、

阐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的经济论文 , 给子找很大

的教育
。

我在东吴大学读了一年书
, 因学费很贵

, 觉得不如川这

些钱出国留学 , 于是我就到日本去学习
。

当时去 日本 , 不但费川

不多 , 而且不需要办什么手续
。

我到日本后就在东京的一所私立

大学内挂名做研究生
, 而实际上则开始自学英文本的《资本沈 》

。

但 《 资本论 》很高深
, 化了很大的精力还是读不懂

。

有一天 , 我

到东京的一家
“

丸善
”

外文书店闲逛 , 无意中发现了 苏 联 外 国

工人出版社用英语出版的 , 由苏联教授列昂捷夫 编 写 的 《 政 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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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 》一书
。

我如获至宝 , 马上买回来如饥似揭地读起来 , 读

完这本书 , 再读 《 资本论 》就不再感到什么重大的 困难 了
。

我

想 , 这本书既然能帮助我读懂 《 资本论 》 , 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

文 , 让更多的读者也受到它的益处呢 我就开始翻译 《 政治经济

学 》
。

这就是后来在 年 月间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 《 大众

政治经济学 》
。

我是在 年 月去 日本东京的
。

当时
,

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

的会友孙冶方同志
、

毕相辉同志也都在东京
。

认识他们以后 , 我

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许多帮助
。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共有三千

多人
, 党在留学生中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任白戈同志

。

我与他

联系后 , 他就把我编入了一个读书小组
,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

。

同

时 , 我与国内也仍经常通信
,
保持联系

,
在与我保持这种联系的

许多师友中 , 有一位就是后来成为救国会的
“

七君子
”

之一的章

乃器先生
。

他原来是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行长
。

我在苏州东吴大学

读书时就跟他认识
。

有一天 , 他给我寄来一封信
, 要我回上海工

作
。

这时候 , 我也正因为参加任白戈同志领导的活动而开始受 日

本警视厅的注意
。

为了避免麻烦 , 我便决心回国
。

刚回到上海 ,

我就访问章乃器先生 , 这时 , 我才知道 自 年北 京一 二 九 学

生运动后 , 全国各地都已成立了救国会 , 并在 年 月
, 在上

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, 产生了全国各界

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机构 , 章乃器先生已在该会内被推选为宣传部

部长
。

他邀我住在他家里 , 担任宣传部的总干事 , 编 辑
“
救 国

会 ” 的机关刊 《 救亡情报 》
。

这样 , 我便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,

刀始成为救国会的一名干部
。

我在救国会时期的工作 , 大体说来 , 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, 即
‘
一

七君子
”

被捕以前的工作和
“

一

七君子
”

被捕以后的工作
。 “七

君子
”

被捕前 , 我就住在章乃器先生的家 里
。

乃 器 先 生 原 在 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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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湾买有一幢住宅 , 这时因为参加救国运动 , 受到国 民 党 的 打

击 , 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, 他就在上 海 原
“
法租

界 ” 地区 , 当时名台拉斯脱路的台拉新村 号内租了一幢房子居

住
。

他和他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先生住二楼 , 我住二楼的亭子间
。

住在乃器先生家里 , 有一个好处 , 就是没有多久 , 我就认识了许

多当时救国会的领导同志 , 特别是认识了两位较重要的同志 , 一

位是当时代表党 , 即代表潘汉年同志与乃器先生联系 的 曹 亮 同

志 还有一位是当时代表第三国际在上海出版 《 中国呼声 》刊物
《 中国论坛 》刊物的后身 的美共格兰尼希同志

。

由于我就住

在乃器先生家里 , 所以 , 年 月 日
“七君子 ” 被浦的那天

晚上 , 我曾亲眼看到乃器先生被捕的情况
。

乃器先生被捕离家以

后
,

我走进了乃器先生的卧室
,

见到子婴先生这时正在很镇静地坐

着抽烟 , 我向她说
“

乃器先生被捕了 , 但还未抄查家里
, 很可

能再来抄家 , 所以 , 趁现在这时候要把家里所有的违禁物品很快

处理掉
。 ”

这一下
,

提醒了子婴先生 , 她马上让保姆生起火炉
,

把

家里藏有的大量印刷品都作了处理 , 把救国会 已经印好的 , 为援

助 日本纱厂罢工女工而进行捐款的收据也都烧掉了
。

这件事情在

这里有特别讲一下的必要 , 为什么国民觉在 月 日晚上突然动

手抓人呢 这恰好和当时的日本纱厂女工的罢工风 潮 有 关
。

当

时 , 上海 日本纱厂的女工正在罢工
, 她们要求救国会支援 , 救国

会认为支援这些女工是义不容辞的 , 于是就发动了为支援 日本纱

厂女工罢工而进行的募捐运动
。

但这情况很快为 口 本的 驻 沪 领

事馆知道了 , 日本驻沪领事馆就向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

城提出了严重抗议
。

昊铁城在日方的压力下
,

只得报告南京国民政

府后就对
“七君子

”

下了逮捕令
。

这是
“七君子

”

所以会在 月

份被捕的直接原因
。

我向子婴先生提出烧毁文件的建议过后
,

又想

起了应把
“

七君子 ” 被捕的事件立即通过 《 救亡情报 》向各方面

报道
。

是我马上起草 了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向政府提出

抗议的宣言
, 又请子婴先生用家属的身份写了一篇描述乃器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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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捕情况的报告文章
,

在第二天黎明时刻赶到印刷厂
,

印刷厂的老

板和工友都非常热情支持出版这一 《 救亡情报 》的
“
号外 ” , 立

即排印
。

当天傍晚 , “

号外
”
就已出版 , 我要求负责发行工作的

同志除马上分送各救国团体外夕 再加送几份给上海的 外 文 报 馆

—当时
上海有英国的《 士林西报 》和美国的 《 大美晚报 》

。

这

两家外文报馆收到
“

号外
” 后 , 就在第二天的报上作为头条新闻

刊出
。

当时 , 上海的所谓
“

高等华人
,

界 , 无不看西文报纸的 ,

所以 , 消息刊出后 , 立刻震动了上海上层社会的各方面 , 过了一

天 , 中文报纸也就不能不把这一消息全部公开了
。

这时候
, 对我来说

, 最大的困难是失去了可以居住的地方
,

我 已不能再在乃器先生家里住下去
。

但是 , 住到哪里去呢 我首

先想到了格兰尼希同志 , 我去找了他
。

他和他夫人十分热情地排

待了我
,

让我住在他家
,

并且供我吃饭
。

可是 , 他们住的是公寓房

子 , 并无多余的房间
, 我只能睡在他们客厅里的长沙发上

。

这当

然不是办法
。

我又想起了当时住在哈同路觉园佛教协会内的赵朴

初居士 , 他与我是东吴大学同学
, 平时就非常同情救国运动 , 对

我很支持 , 我去找他 , 他果然十分热情地留我住在觉园内
, 拜天

还招待我吃早餐
。

这样 , 我就又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
。

“ 七君子
”

被捕后 , 被押解到苏州
, 关在当时苏州江苏高等

法院的看守所内
。

差不多每天都有群众去慰问他们
。

我当时的老

家还在苏州 , 有一天 , 我请我母亲烧了几样菜
,

作为乃器先生 的

亲属 , 送到看守所去探望他们
。

他们这 一院子
,

共有四间平房
, 乃

器先生和王造时先生合住一室
, 韬奋同志和李公朴同 志 合 住 一

室 , 另外是沈衡老和沙千里同志合住一室 史良同志因被关在女

牢内 , 我没有能去探望她
。

还有一间是吃饭和保管慰问品的房

间
。

我见到他们后 , 就分别汇报了他们被捕后救国运动仍然在开

展 , 《 救亡情报 》出版等情况
, 他们都很高兴

。

我回上海不久
,

有一天 , 接到格兰尼希同志的通知
,

说末庆龄

同志找我 , 我就如约去当时的莫里哀路 即今天的香 路 号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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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的孙公馆访问了宋庆龄
。

朱庆龄除对我的坚持工作表示赞赏外

还问我工作上有何困难
,

我提出自
“七君子

”

被捕后
,

已经失去了可

以公开收信的地方 , 以致很难与《救亡情报 》在各地的通讯员和读

者保持联系
。

末庆龄听后立即表示可 以用她的住所作为 《 救亡情

报 》的公开通讯地址
。

后来我遵嘱把这一地址印在报纸上
,

很快就

与各地的通讯员和读者恢复了联系
。

宋庆龄接见我的 日期是

年 月 日
。

我在访问她时
,

曾把我在 年 月间出版的《 大众

政治经济学 》一书赠送给她
。

她收下我的书后 , 因知我是留日学

生 , 就随手把一本她刚收到的日文书送给了我
。

我的那本书一直

到如今还被保存在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图书室内
。

年 月 日抗 日战争爆发后 , “
七君子 ” 出狱 , 《 救亡情

报 》因已完成历史使命而 自动停刊
。

我在救国会时期的救国工作

也就告一段落
。

抗战发生后 , 我曾一度离开上海 , 参加刘良模同志领导的全

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工作辗转苏州
、

南京
、

芜湖 , 最后

到达武汉
。

在南京 , 我们去八路军办事处拜望了叶剑英同志
、

廖

承志同志和李克农同志
。

在武汉 , 我们去八路军办事处拜望了博
弓‘ 同志

。

在武汉
,

一辆国民党的军用卡车撞翻了我乘坐的人力车 ,

我从车上被撞翻在地 , 摔断了右臂骨 , 只好住进医院接受治疗
。

我母亲在上海 这时上海已被称为
“

孤岛 ” 得知我的情况后要

我回上海养伤
。

我便从武汉经广州
、

香港回上海
。

路过香港 , 我

去拜望了两位同志
。

一位是播汉年 , 他告诉我 , 他已不再负责上

海的工作
,

负责上海工作的己是刘少文同志
,

他答应可以通知刘少

文与我联系
。

另一位就是宋庆龄
。

宋庆龄同志见到我后表示救国会

的工作告一段落
,

现在她 已在香港发起组织
“

保卫中国大同盟
” ,

专在经济上及医药物资上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
,

问我愿意不愿意

参加
,

我当即很恭敬地站起来表示愿意参加
。

她听后很高兴
,

招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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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吃过午饭后
,

写了一封英文信交给我
,

让我回上海交给当时在上

海女青年协会工作的美国人耿丽淑女士 , 信中让她负责组织保卫

中国大同盟上海分会
,

并说分会成立后可与在香港的总会分工
。

总

会在香港主管支援八路军
,

分会在上海主管支援新四军
。

我回上海

以后 , 就和耿丽淑女士一起组织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 盟 上 海 分

会
。

参加者共五人 , 除书记耿丽淑女士外
,

还有在男青年协会工作

的吴翎宗同志
、

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同志
、

在上海的美商友邦人寿

保险公司和在《大美晚报 》任职的张似旭同志和我自己
。

分会成立

后
,

我们就积极为新四军募集款项和医药物资
,

因有地下党领导刘

少文同志的大力支持
,

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
。

我们除将募到的款

项和医药物资交由新四军派到上海来的交通人员带去新四军外
,

还动员了一批上海进步的医生和护士去新四军服务
, 并在新四军

中创办了军队医院
。

年初
,

上海各人民团体
,

主要是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

会
,

认为应当派人去安徽径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进行慰劳并调查
,

了解新四军究竟还缺少什么物资需要上海人民给予接济的
。

随后

我被推为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去慰问新四军
。

我到达新四军 军 部

后
,

受到了项英同志等的热烈欢迎
。

我在新四军地区进行参 观 访

问时受到了很深刻的革命教育
。

没有想到的是 , 我离开新四军军

部返回上海途中 , 突遭第三战区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机关的非法绑

架
, 他们把我押解到江西上饶 , 将我秘密囚禁在茅家岭的黑狱

。

我是在 年 月 日在安徽太平县被捕的
,

在上饶被秘密囚

禁了一年多时间
,

至 年皖南事变后
,

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
“ 匕

浇集中营
”

时
, 又将我移囚于集中营

。

在集中营中
, 我和冯雪峰

同志
、

郭静唐同志
、

王闻识同志等七人同囚一室
, 因而曾被集中

营中的革命同志尊称为
“七君子

” 。

在
“

集中营
”
又被囚了 一年

多
,

直到 年 月经多方营救
,

才被保释出狱
。

我被囚禁期间
,

有一天在报纸上忽然见到上海的张似旭同志被敌人暗杀的新闻
,

找感到悲痛极了
。

为了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 , 为了抗 口救国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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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献出了我的自由 , 张似旭同志则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
。

我被保释后
,

在福建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
,

讲授

英语
, 后又在商学院兼课 , 讲授

“

战时经济
” 。

一年以后 , 到厂

东曲江仙人庙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
, 不久 , 日军兵临曲

江 ,
东吴大学迁到

’‘

西桂林 , 因经费困难 , 最后只得宜告解散
。

我到桂林 以后 , 就找到了地下党组织
。

当时桂林 党 的 文 教

书记是邵荃麟同志 , 年我去新四军慰劳途经浙江金华时就认

识他
。

这时他为我安排了工作 , 因我懂英语 , 就通过一些特殊的

关系 , 把我介绍到美国驻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联络部工作
。

所谓
“

联络部 ” 的工作 , 实际上就是搞情报 , 美国驻华空军要轰炸 日

本在华南占领区的军事设施 , 为了避免误伤敌占区的中国人民 ,

不拼不要求有比较精确的情报以确定轰炸的目标
。

正好有 一 位姓

李的同志
,
他是桂林一个中学的教员 , 想带领他的学生去东江游

击队参军
。

经过荃麟同志的安排 , 就由我出面把他们介绍给了美

国驻华空军的十四航空队
。

由航空队供给他们旅费和工作证
,

让他

们进入了东江游击区
。

东江游击队的领导十分重视美军的要求 ,

,

立即组织专人化装成苦力
,

混入广州的日本机场附近活动
,

日本侵

略者就把他们抓进飞机场 , 让他们在飞机场内做工
。

这些同志就

利用这一机会 , 把 日本飞机场的周围情况
、

地貌标志都弄清楚后

绘制了一张地图
,

再把它送出来交给我
。

日本侵略者非常狡猾
, 它

们公开停放在飞机场上的飞机实际上都是用木板
、

纸板做成的 ,

笼专门用来吸引美国的飞机前来轰炸
, 从而浪费关国的炸弹的

,

它们真正的飞机则都隐藏在飞机场周围山洞中的飞机库内
。

美军

驻华空军司今部取得这 一 地图后
,

先派侦察机去照相 夕 证实地图

上的标志后 , 就派出重轰炸机用重磅炸弹把这飞机场周围的山洞

都炸毁了
。

这样才真正炸掉了 日木的飞机
。

这次轰炸成功后
, 美国空军认为我立了大功

,
曾问我要多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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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金
。

我表示 , 美军帮助我们炸毁了日本飞机 , 我作为中国人 ,

非常感激 , 怎么还能要美军的奖金 我坚决谢绝奖金
, 美军大为

赞赏 , 他们提供旅费让我接家眷后去昆明美国驻华空军的总部担

任
“

顾问
” 。 我到昆明首先找了党的领导

。

当时 , 在昆明代 丧觉

做工作的是华岗同志
。

华岗同志让我利用美军飞机到广西的八步

镇找李济深将军
。

我到那里不仅找到了李济深
夕 还找到了当时在

八步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
、

柳亚子
、

梁漱溟
、

陈此生等先生
,

向他们讲了党中央想成立
“联合政府

”
的意图

。

后来 , 我又去福

建的永安
、

南平和江西的铅山 , 因与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有联系 ,

引起了第三战区特务机构的注意
夕 它们向上报告后 , 顾祝同就批

示要把我
“立即逮捕

, 就地枪决
” 。

幸亏当时正在三战区工作的

宦乡同志及时地把这消息通知了我
, 我就连夜乘美军吉普车逃往

福建长汀转乘飞机返回昆明向华岗同志复命
。

此后 , 我又在昆明工作了一段时间 , 直至抗战胜利前夜
,

华

岗命我到重庆见王若飞同志
。

我去重庆见到王若飞同志后 , 他要

我在 日本宣告投降时尽快利用美军飞机赶赴 海
, 找到地下党的

关系传达一个命令 , 即中央不同意上海的地下党进行武装起 义
,

而是要展开民主运动 , 并创办报刊 ,

掌握宣传阵地
。

日军投降后

的第四天
, 我搭乘美军第一架飞往上海的飞机赶到上海

,
找到上

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同志
,
向他说明了中央的意图

。

七海地下

党遂改变方针
, 从各方面推进了民主运动 , 并创办刊物

。

我也在

年间创办了 《 经济周报 》
,

团结
、

教育民族资产阶级
。

同时
,

我仍担任美国驻华空军联络司令部的
“

顾问 ” , 直到 年 , 美

国撤销在华的驻军机构后
, 由美军推荐 , 我于 年 月离开上

海
,

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远东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这

样 , 也就胜利地结束了我的抗日救国二 作
。

者单位 中国人民 段


